
出没于水底世界的人们
王治义　郑升旭

雨，越下越大 ，水面上形成一
层白 茫茫 的雨雾 。

乌云还在继续 聚 集 ，越 压 越
低；而 水库的 水位已 超过 红色警戒
线四 米 以上，……天和 地仿佛要 挤
压在一起了 。

石泉 水电厂的 潜 水员们 穿好潜
水服 ，戴好潜 水帽盔 ，一个接一个 ，
轮流 潜入水底……

他们是被二龙 山 水库从千里之外 请来
排除险情的 。

这里 ，每下 降一米 ，都是 向着不可测
度的 危险 迈近一步。地形 复 杂 ，情 况 不
明。潜 水员刘祖 国 忽然想起几年前的 一次
打捞拦污 栅的潜 水作业——

他坐着 一百 多 公斤的铁笼下到 水下九
米处 ，输气软 管忽然挤 在铁笼与 闸 门 槽之
间，一下被切断 ，他 向上呼叫 ，电话线也
断了 ；他摇摇信号 绳 ，绳子被钢丝绳缠住
了。供气中 断。一时间，他觉 得 心 在 收
缩，眼球憋 得要爆 出 来。眼 前 一 黑 ，完
了。但 他随 即镇定下来。屏住气 ，使足全
身力 气 ，顺钢 丝绳往上 攀援。钢丝绳是丛
的，身上还穿着上百斤重的潜水装具 ，们
高度 却近乎两 层楼房 。

他自 己也不知道 自 己是 怎样爬 出 水面
的。因为他一出 水就 因窒息 昏厥过 去。人
们口 对 口 对他进行了 人工呼吸 。

随着 工作经历的增加 ，他们 越来越了
解到 这一工作的 危险性 ！

——潜 水衣被水下物体挂破 ，装具内
的气体立即泄 出 ，人便无法上升 ，水也会
立即进入密封的装具 内 ，将人溺死 。

——排气控制 不 当 ，潜水服会膨涨爆
破。

——水坝 、水闸 等 挡水的 地方 ，只要
有拳头大个孔道漏水，人便 会 被 吸 在上
面，身 后 是上吨的压力 挤推，动弹不得 ，
只有等 死 。

——潜 水员 自 己重心控制不好，或突
然遇到个坡坎 ，便会来个倒栽葱，头顶的
排气阀 倒 向下面 ，空气无法 排 出 ，岸上还在
继续送气 ，人就会象气球一样 ，一下子 冲
出水面 ，这叫 “放漂”。接 着是已经适 应
水下四五倍压力 的 体压 ，来不及调整 ，脑
袋立即会被 冲压而成倍 肿大 ，钢盔取不下
来，有时还得用 锯子 切割……

眼下，二龙 山 水库的 抢险 ，要 比窒息
那次的危险性大得多 。那次是坐铁笼 ，这
次是单人下潜，那次是九米 ，这次是 四 十
多米 ！

防汛指挥部的 铃声不住响着 ，沿江数
十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系于他们身上 。如
果不将库底一
只沉船捞起 ，
急流将 沉船涌
入泄 洪 闸下 ，
便会堵住 闸 门
， 接 着 是 洪水
翻越坝顶 ，接
着是村庄、农
田陷入一片 汪
洋……

他们 仿佛
听到了老人的
呼叫 ，孩子的
哭声。他们觉
得自 己的 身 体
在下降，但生
命却在升华 ！

是啊！人
生难 得 几 次
搏！

库水 混
浊，伸手不见
五指 ，完 全
凭着 摸索，他们将沉船舱内 二十 根角 钢一
一用钢绳拴好 。第一次起吊失败了 ，沉船卡
在旁边的岩石上，钢丝绳拴着的角 钢被拉

断，又得再次沉入水底 ，在船舷上进行 电
割开孔 ，然后再 穿 入钢丝绳起吊……

当沉船 吊 出 水面 ，险情排除时 ，岸上
响起一片欢呼声。这欢呼声 中渗 透着 险 区
群众的多 少 感激之情 ！

据《史 记 》所述 ，秦始皇统一 中 国 后
巡视全 国 ，在彭城听说 “泗水”里沉了一
只鼎 ，便命数千人下水寻找 。这大概就是我
国最 早的 潜水活动 。

那时没有任 何潜 水装具 ，人们赤着身
子，最 多 再带一块石 头使 自 己沉下去。然
后，就得靠 自 己屏气的 功夫了 。至今许多
采珠人依然用 的 这种办法 。

在今天 年轻人的 想象 中 ，潜水又是 另
一回事 了 。他们看过 电影 ，碧海蓝天 ，蛙
人拨动 两 个脚蹼，自 由 穿梭 在鱼虾群 里 ，
珊瑚丛 中 。多有趣啊！

这里的 潜水员除班长宗光海外 ，全是
年轻人 ，
也都富于
想象。在
他们未当
潜水员 之
前，对潜
水工 作
的认识 ，
大都和这
差不多 。
然而，当
他们 第一
次看到潜
水装 具
时，吓傻

仅一
个头盔 ，
就四 、五十斤 重 ，全部用钢板 做成 ，大得
象个菜坛子 ，戴在 头上 ，仿 佛 一 个 外星
人！

潜水 服也不轻 ，一 层 粘 胶 ，一 层 帆
布，为 了充气 ，做得 十分 宽大 ，平 时 吊 在
架子 上 ，简直象一个被 水泡涨的 巨人 ！

潜水鞋 ，一尺 多 长 ，铁 制 的 ，足 有
一、二十斤 。目 的 是 要 和 钢 盔平
衡，保证人能垂直站立 。

还有压铅 ，也是 四 、五十斤 ，
胸前 背后 各挂一个，使 人 在 水 下
保持重心稳定。潜水员 们就要带着
这些东西在水下活动 。别说 工作 ，
就是迈动 几步 ，也要浑身 冒 汗。

现在他们 明 白 了 ，为什 么 石泉
水电厂在招收潜水员 时 ，一定要挑
选他们这些个 头大 的 。据 说对健康
条件的 要求和喷气式 飞机驾 驶员一
样。

他们穿戴着这套装具开始训练
了。首先 要 沿着梯子 ，爬上搭在水
面的工作台 。几个上下，他们就气
喘吁吁 了 ，浑身 的 衣服被汗水粘在
肉上。但一下到 水底，尤其是有 时
凿开几尺厚的 冰层下到水底 ，又冻
得浑身 索 索打颤。几个小时下来 ，
露在外面工作的 两只手冻得红肿 、
麻木 ，半天恢复不 了知觉 。

这里看不到鱼虾群 ，红珊瑚 ，
即使清水，也看不 了一米远。下到

水底就成了 睁眼 “瞎子”。而且每下十米
对身体增加一个大气压，四十米深时身体
每平方厘米就要比水面多 承 受 四 公斤压

力，全 身 要多 承受上吨的 压力 ，心慌、头
昏、象喝醉酒一 样发懵 ，连舌头也不听使
唤，和上边通话，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
吐。上到 水面后 ，几小 时 内 ，身 上还印有
毛衣压下的 印 子 。

这些 ，一下子 破坏了 年轻人原
先想象中的 “诗 意”。但是 ，他们
通过 自 己的 工作 ，通过一次一次抢
险活动 ，逐步建立 了 另 一 种 “诗
意”，一种 更 博大 ，更深沉的 “诗
意”。

当他们看到被 救护 的 人们感激
的泪花 ，看到 排险后 正 常运转的 机
器，照常生长的庄稼 ，他们心头充
溢的美妙诗 情是任何辞句也表达不
了的 。

这是一种 只有 他们 能理解的 无
字的 诗 ！

三

潜水员 的 生活 既紧张又丰富 。
一次紧张的 工作下来 ，他们便

聚在宿 舍、旅馆 尽 情 地玩 ，打 扑
克、麻将 ，下象棋、钻 桌子 ，顶枕
头，闹声能掀掉 头 顶 的 屋瓦。是
啊！只有 为 生活 做出 贡 献的 人才知
道生活 的 美妙 ，只有 冒过 生命 危险
的人才知道生命的 可贵 ！

这个潜 水班 一 石泉 水 电厂潜
水班共有五个 人 。班长 宗光海 ，四
十四 岁 ，几十 年的 潜 水生涯 了 。别
看他五大三 粗 ，头发 蓬乱 ，皮 鞋脏
裂，睡 觉常打呼噜，但他却十分细
心。正 是 凭着他的 机智 指挥 ，临场
不乱，才使 他们 度过 了一个又一个
危险 ，胜利 地完成 了 任务 。但说老
实话。宗 光海 要领好他的 其余五个

年轻伙伴倒 也真 不容 易 。他们 各有各的
脾气、性格 。

一史德 祥 ，高 高 的 个 头 ，西装

革履 ，头发 经 常油 光 发亮 ，连 小胡
子也修得整整齐齐 ，加之潜 水员是驱
赶灾殃的使者，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
当地群众 的敬重 ，姑娘们更爱跟潜 水
员搭话，你真担心哪里的 姑娘会把这
位漂 亮 的 小伙子 “勾”住了 。

一刘祖 国 ，整天 说 不 出 几句
话，沉默寡言 ，有事总是放在心里 ，
你真得担心他有个头痛脑热，照样不

吭声，坚持下水，那便会立 即 出 现 危 险 ！
一刘建设 ，总爱嘻嘻哈哈，没正经 ，

不管是厂长、局长 ，见 了面 ，他的 手先 上去
搭在人家的肩 膀上 ，常常让宗班长十分尴尬 。
加之 自 从西北 电 管局 命 名 他们 为 “英雄 潜

水班”后 ，
来的 领导更
多了 ，他还
是老毛病 ，
真没 得 说
的。

——马

升宝，认死
理，为个小
事，也得争
个脸红脖子
粗。到略阳
钢厂潜 水修
理水 泵 以

后，人家厂 里为表示感 谢，领他 们 在 厂 区参
观，硬是要看人家 出 钢，人家说不到 时间 ，他
还满不高兴……

就是 这 几个年轻人 ，动不动还会动手干仗 。
这令 老宗 更加耽心。因 为潜水，首先 得配合
紧密 ，下水的 下水、指挥的 指挥，拉信号 绳的
拉信号 绳 ，看气压表的看气压表 ，听 电话的 听
电话 ，万一哪个一使气……

然而 ，慢慢地老宗放心了 ，他们在一起吵
归吵 ，但到 了工作上 ，便互相关心得象亲兄弟
一般，默契得象一个人一样。在生死关头结成
的友谊，怎会因一次吵嘴 就分开呢？

他们 就是 这 样 在爬中、滚 中 、配合 中 、争
吵中 走南 闯北 ，足迹遍布北京、四 川、甘肃 、
陕西等省 ，潜 水作业三百 多 次 ，受到西北 电 管
局和外单位 嘉奖 、记功 十 数次 。

走进潜 水班的 休 息间 ，那里悬挂着一面面
锦旗。这些锦旗上虽然没有炮火硝烟 的 痕迹 ，
但同 样是一次次 出 生入死的 英雄 纪录 ！

（ 题 图、插 图 ：许 志 强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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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
敬
民

一
场
民
主
选
举，
他
这
个
机
修
厂

的
元
老
—
—
从
建
厂
到
现
在
一
直
是
厂

长
兼
书
记，
一
夜
间
变
成
了
平
头
百

姓
。
不
管
别
人
背
后
怎
样
议
论，

他
对

此
没
有
丝
毫
的
惋
惜。

二
十
多
年
了，

这
个
百
多
号
人
的
厂
子，

在
他
的
手
里

非
但
没
有
发
达，

反
而
每
况
愈
下，

吃

补
贴
的
金
额
有
增
无
减。

根
据
他
的
建
议，

新
厂
长
罗
英
华
在
就
职
词

中
着
重
强
调
了
组
织
纪
律
的
问
题。

当
场
宣
布，

上
班
迟
到
五
分
钟
者，

扣
发
当
月
奖
金。

这
一

决
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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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了
全
体
职
工
的
热
烈
掌
声。

最
后，

罗
英

华
让
他
讲
几
句
话，

他
想
了
想
说：
“
迟
到
现
象

是
咱
们
厂
的
老
问
题
了，
现
在
订
了
制
度，
七
点
准

时
上
班，

就
不
能
拖
班
七
点
零
一
分。

从
明
天
开

始，

门
卫
老
高
监
督
执
行，

希
望
都
不
要
受
罚。
”

晚
上，

他
给
手
表
上
足
了
发
条，

生
怕
表
停

了，

上
班
迟
到。

第
二
天
六
点
他
就
匆
匆
起
了

床，

洗
罢
脸，

吃
过
早
点，

还
不
到
六
点
半。

若

在
过
去，

就
该
喂
金
鱼
了，

但
今
天
例
外，

连
鱼

缸
看
也
没
看
一

眼，

就
上
班
了。

厂
房
离
他
的
住
房
不
到
半
里，

步
行
用
不
了

十
分
钟。

他
远
远
望
见
门
卫
高
老
头
一
人
孤
伶
伶

地
站
在
门
口，

门
内
外
再
没
见
其
他
人
影，

他
看

看
表，
七
点
差
十
分，
心
想：
这
些
人
也
真

是，

难
道
非
到
七
点
才
进
厂
门
？
他
叹
了
口
气，

想
和
高
老
头
打
招
呼。

高
老
头
却
用
手
指
着
厂

门
口
新
添
的
挂
钟
说：

“
你
迟
到
了
五
分
钟，

请

签
到
吧
！

”

他
“
呀”

了
－

声，

说：
“
不
会

吧
？
我
昨
晚
才
上
了
发
条
的。

”

说
着
捋
起
袖
子

让
高
老
头
看：

“
还
提
前
了
五
分
钟
呢
！
”

“
那

是
你
的
表
慢
了
十
分
钟。
”

为
了
证
实
他
的
表
准

确
无
误，

他
立
即
向
邮
电
大
楼
拨
了
电
话
：

询
问

标
准
时
间。

得
到
的
答
复
和
新
挂
钟
不
差
半
秒。

他
这
才
红
着
脸
说：

“
该
罚，

该
罚
！
”

罗
老
头

笑
着
说：

“
您
这
块
老
表
怕
该
擦
油
了
吧
！
”

过
云
也
有
过
这
种
情
况，

但
如
果
门
房
的
大

钟
和
他
的
手
表
不
－
致，

门
卫
老
高
就
立
即
按
他

的
手
表
拨
“
准”

大
钟。

“
您
这
块
手
表
该
擦
油
了
吧
？”

他
由
此
想

到
很
多，

很
多
…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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